
苍南县博物馆内的方言文化馆。 本报记者 梅玲玲 摄

《蛮话童谣》编著者王斌教小朋友们学习蛮话童谣。 受访者供图

钱库镇第二小学音乐老师郑莉莉通过音乐串烧的方
式教学生们唱念蛮话童谣。 受访者供图

浙江大学庄初升（左二）教授带队在庆元调研“庆元语言文化”与“庆元方言”
两项课题。 庆元县委宣传部供图

王斌主编的《蛮话童谣》。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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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蛮话方言区很多00后不会讲土话

“最难懂方言”，如何留住根脉
潮声丨执笔 潘 文 梅玲玲

叶晗

浙江作为方言大省，自 2015 年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
展以来，已累计对近百个方言点进行了调查，特别是一些濒危
方言更是设立了专项。

在保护性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普遍的感受是现在方言的
使用率不断下降，年轻一代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调查专家在
遴选发音人时的可选择性不大。发音人的选择性小，代表着
这种方言的保护保存就更为急迫。所幸，各地政府的方言保
护理念在不断提升，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强的助力，使得我
省的方言调查工作顺利推进。

浙江省的方言资源丰富，这对保护传承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我们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保护方式，同时与文化传
承相结合。

浙江是数字经济先行省。借助数字化建设优势，近年
来，浙江通过打造语言资源数据库平台和方言数字博物馆，
将方言转化为数字化资源，有效拓展了宣传渠道和语言文化
的体验空间。要充分考虑当下群众认可度、接受度高的传播
方式，运用 AI，开发方言学习小程序，借助网络传播的快捷性
和广泛性，利用短视频平台创作一些方言短剧或段子等。另
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保护与传承与地域文化
的保护传承一脉相承。我们在之前的方言调查中一直按要
求记录保存了调查地的口头文化，同时摄录了高质量的音像
语料，这些方音语料中，包含了调查地独有的一些童谣、说唱
和戏曲文化。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如可
以推出一些方言文化主题旅游路线、特色演出、开发一些方
言文创产品等。

方言的传承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守护，方言是地域文
化的重要载体，乡音是一个地域独有的闪亮名片。我们要通
过创新守护、融合传承，让方言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让其承载的社会、历史、文化
价值充分显现，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加
入方言保护队伍，为我们民族文化复兴
贡献力量。

（作者系浙江科技大学研究员，浙江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管理项目负责人）

借助现代科技
创新保护方言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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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言消失了，和其有关的地域性传统文化也会被连
根拔起。”庄初升说，无论是戏曲、山歌，还是民间故事、俚语等，
方言都为其注入了灵魂。方言和方言文化一体两面，表面看到
的是方言，背后承载的是地域文化和文化认同。

推广普通话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推
广好普通话的同时，保护传承方言也很有必要。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在多年走访调研中，庄初升切身感受到汉语方言保护传
承的迫切性。从全国来看，有的汉语方言已经“断崖式濒危”，
即下一代不再讲方言，比如江苏南部等地的一些吴语区；也有
的方言“极度濒危”，只有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会讲；还有一些历
来被认为比较强势的方言，会讲方言的年轻人逐渐减少⋯⋯

面对不同境遇的方言，该如何做好传承和保护？
“有些方言需要存档，有些方言需要保护。”庄初升坦言，

有的小众方言使用人口非常少，比如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
广西东部等区域有许多小众方言，甚至一个村一种口音。这
些方言使用面窄，当地人一般同时兼通更为大众的周边方
言。由于这些方言数量多、高度濒危，在它消亡之前，相关部
门和学者要进行抢救性的调查、记录、存档，做好书面记录以
及多模态的录音、录像等，使其永久保存。而有的方言使用人
口较多，方言文化发达，甚至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当下生了

“病”，存在代际断层问题，就要花大力气保护传承。还有些像
蛮话这类的方言，目前使用人口不多也不少，不仅要存档，而
且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还可以做些譬如方言进校园诸类的保
护工作。“若不积极干预，可能再过 50 年就会消失；如果保护
得当，便可延长生命力。”

令人欣慰的是，保护好方言，已日益被各地重视。
在丽水庆元县，既有属于吴方言的庆元方言，也有江根乡

特殊的闽方言“蛮讲”，还有竹口镇少数人仍在使用的客家方
言。整体而言，会讲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地县委宣传
部联系到庄初升，对全县方言进行全面调查、录音和录像保
存。自2020年开始，他连续4年暑假带着博士后和研究生团
队，深入庆元黄田、荷地、江根、隆宫、竹口等地，开展庆元方言
文化调查研究。

2022年，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浙江大学庆元工作站成
立。相关团队不定期到庆元开展方言调查和社会实践，为庆元
编撰《庆元方言志》《庆元方言与民俗文化》等文史书籍提供学术
指导。与此同时，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为后续推出保护传承
措施提供调研支撑。

在江西赣州老城区，赣州话在客家方言的层层包围中存
续数百年，如今也面临着代际传承问题。2024 年，当地将赣
州话保护传承纳入全区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制定实施方案，并
举办了首届中小学、幼儿园宋城文化（赣州话）风采活动、赣州
话普及讲座等。当地还出版了第一本记录赣州话常用表达语
的释义、语音、声调的《赣州话词汇用语》，将其以文字及录音
形式记录下来。

“从 80 后、90 后、00 后来看，80 后一般都会说方言，到了
90 后尤其是 00 后，方言断层现象尤为明显。”庄初升说，当前
正是方言保护与传承的关键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守护方
言多样性，传承好文化根脉。

和时间赛跑
守护方言多样性

微短剧《家里家外》全程使用四川方言，
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带着浓浓上海腔调⋯⋯
在最近的一些热播剧中，承载着一方乡愁的
方言成为“点睛之笔”。听到剧中的方言，也
有人感慨：很多孩子已经不会说方言了。

在温州市苍南县和龙港市等地，有一种
名为蛮话的小众方言，保留了许多古越语的
词汇和发音方式，被称为“全中国最难懂的方
言”之一、瓯越文化研究的活化石。近两年，
当地在苍南县钱库镇多所幼儿园、中小学和
苍南县部分乡镇抽样调查显示，在蛮话方言
区，2000 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中，许多人不会
讲蛮话，还有14%的人已经听不懂蛮话。

方言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不久前，“首届蛮话文化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
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蛮话再次吸引了语言
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传播及温州学研究
等领域专家学者的目光。

如今，中国有官话、吴语、湘语、赣语、闽
语、粤语、客家话、晋语、徽语和平话等十大汉
语方言分区。由于地理阻隔、人口迁移和文
化传承等原因，部分地区还有“五里不同音，
十里不同调”之说。正是在地理、历史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蛮话独特地“生长”。

走进苍南县钱库镇项东村，宛若走进一
幅布满蛮话元素的画卷。村里的人多以蛮话
为母语，村道旁的文化宣传栏上展示着“传承
蛮话方言、弘扬传统文化”的资料和照片。由
民间自发成立的方言文化保护机构——苍南
县蛮话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也坐落于村内。

“目前会讲蛮话的约有40万人。”苍南县
蛮话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会长颜逸昌介绍，蛮
话方言区主要分布在苍南县的沿海平原地区

（俗称“江南垟”），也叫“苍南蛮话”。苍南县
旧属平阳，故最初称“平阳蛮话”。蛮话在口
语里即“土话”的意思，历史上通行于浙南闽
东一带。

在蛮话中，不少词汇生动形象、非常贴近
生活。比如普通话的“不计较”，用蛮话表达,
叫“大眼过”；“兴高采烈”就叫“头跳尾跳”；表
示“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则叫“乌鳞鲳好食橹
难摇”⋯⋯

蛮话属于哪个方言区？学界对此有争
论。有研究学者从蛮话的语音角度提出“吴
语说”，认为蛮话应该是吴语的一种；也有研
究学者认为，蛮话的语音和底层词汇与闽东
语的特征非常相近，属于闽东方言，即“闽语
说”；还有研究者提出“土语说”，认为“江南
垟”历史悠久，当地本来就有这种方言⋯⋯

为此，不断有专家学者前去调研。去年
7 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庄初升带着多名
学生前往苍南，对蛮话的传承保护情况进行
社会调查。“蛮话的研究价值很高。”庄初升
说，蛮话成长于非常复杂的语言环境，既有闽
东方言、温州话等痕迹，也受到苍南金乡话的
影响，这些都为蛮话增添了神秘色彩和魅
力。他计划，今年夏天再去一趟苍南，开展蛮
话保护传承问卷调查。

研究蛮话的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土生
土长的本地民间人士。苍南金乡高级中学语
文老师杨勇编著了《蛮话方言史》；退休教师
章岳棠写出了《蛮话俗语解读》一书；经商的
王斌专注于蛮话童谣的搜集整理，编著了《蛮
话童谣》⋯⋯

苍南蛮话 2017 年正式取得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立项通知书，成为国家
100 种地方方言保护语种之一，苍南县社科
联副主席王孝稽表示，为了研究蛮话、寻找
材料，蛮话民间研究者与相关部门、学者走
遍了蛮话方言区的大街小巷、村居、田间、山
区和海边，为古老的蛮话留下音、像、图、文，
让散落民间的文化碎片重焕新机。接下来，
相关部门将把专家学者对蛮话的研究成果
汇编成册。

“大眼过”表示不计较
苍南沿海小腔调大魅力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诗中描绘的“乡音无改”场景，或许有一天
会消失。

和许多方言一样，蛮话正面临着代际
断层。据当地抽样调查显示，在蛮话方言
区，完全掌握蛮话方言的 90 后约占 18%，
2000 年后出生的青少年，听不懂蛮话的约
占14%。

苍南县 75 后方伟群，从小“浸”在蛮话
里长大。可不知从何时起，她发现身边能
听到的蛮话，变少变淡了——有的人不会
说，有的人说不好，有的人不想说，身边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常说家乡方言了。

作为当地县融媒体中心的广播员以及
蛮话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理事，方伟群联合
相关艺校举办蛮话童谣培训班，为当地孩
子免费上课。“我接触过几百位小朋友，刚
来上课时，10 个人里平均有 9 个不会讲蛮
话。”她还发现，经过培训本已学会吟诵蛮
话童谣的孩子，因不在蛮话语境中生活，经
过一段时间，本已学会的内容又会忘记。

在颜逸昌看来，真正能传承好方言的最
佳阵地，在小学、幼儿园，在每一个家庭。“保
护好蛮话，要从娃娃抓起，让蛮话进校园，给

孩子创造更多学讲蛮话的语境。”
事实上，在苍南县和龙港市，已有部分

学校通过开发《蛮话方言教学课本》等形
式，让蛮话走进中小学。龙港市第一小学
本学期为一年级小学生开设了蛮话童谣拓
展课，龙港市姜立夫小学也将《蛮话童谣》
和《蛮话方言史》中的内容搬进课本，并且
通过数字化手段制作成视频、音频、互动游
戏等，激发学生学习蛮话的热情。在钱库
镇第二小学，音乐老师郑莉莉通过音乐串
烧这种年轻人喜欢的现代表达方式，重新
赋予蛮话童谣生命力。

“《蛮话童谣》很有趣，现在我们全家都会
经常念。”钱库镇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董佳林
已经学会了五六首童谣，他回家哼唱时，发现
父母和奶奶都能跟上一起念唱，齐念《蛮话童
谣》已成为一家三代最欢快的时光。

“在方言教学课本中，蛮话童谣最受学
生欢迎。学生将自己喜欢的童谣制作成绘
本小册子，可以随时翻阅与念诵，爱不释
手。”郑莉莉表示，培养孩子热爱方言，最有
趣的教材是童谣。童谣的本色源于生活而
反映生活，在口头吟诵传承的同时，也在促
进他们了解童谣背后的传统文化与习俗。

让蛮话走进校园，让更多孩子学讲蛮
话，说起来简单，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教
学首先要有教材，由谁来编写蛮话方言教
学课本？

“我们非常支持蛮话方言进课堂，多元
拓展蛮话传播阵地。”颜逸昌透露，今年在
复旦举行的首届蛮话文化传承与发展学术
研讨会上，就成立了蛮话方言教学课本学
术顾问团，聘请赵日新、陶寰、李旭平、聂志
平、徐丽丽五位语言学专业教授担任顾问。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蛮话，当地也不
断推陈出新。比如在苍南博物馆开设方言
文化馆、童谣馆，并围绕传承蛮话文化等内
容拍摄微短剧，让更多人了解蛮话文化。
苍南县蛮话文化研究发展中心还计划与高
校合作，运用 AI 语音技术建立蛮话智能语
料库，开发方言学习APP等内容。

苍南对蛮话保护和传承的做法与北京
语言大学教授赵日新的观点不谋而合。在
他看来，抢救方言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当
前，应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蛮话的活化保
存。比如，可建立多模态的动态蛮话语料
研究库，让蛮话进校园，在高校培养方言研
究人才等。

童言传乡音 留住声波中的“土味文化”

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湖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育系主任李睿浦（右二）带领团队在苍南县钱库镇项东村拍摄蛮话微短剧。 受访者供图


